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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八怪是一只流浪猫。
我与丑八怪的相遇并不愉快，是缘于

一场惊吓。2015 年的冬日，原本天色就
阴暗，在我准备上楼去办公室的时候，一
只颜色暗沉、杂色丛生、动作敏捷的小动
物倏地从面前一闪而过，顿时吓得我尖叫
起来。

许是被我的声音惊住，疾驰的瞬间，
它还忙里偷闲地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
把我镇住了：这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一只
猫。全身黑色打底，又被深棕、淡黄的杂
色以条状分布全身，这种视觉效果原本已
很惊怵，它的脸长得更吓人——黑色占据
了脸上大部分面积，却硬生生被淡黄色的
毛发强行在脸上画了个 S形，像被人用刀
在脸上划破相了一般。于是，这只丑猫被
我牢牢记住了。

后来我在单位经常碰见它，一开始不
忍目视、躲避，见得次数多了，对它的长
相也就看习惯了，甚至觉得其特立独行，
很是别致。可是，通常以可爱、憨厚、娇
俏为常态的猫科动物中，丑八怪的长相
让它的流浪生涯更为艰辛，它不仅经常

莫名其妙被人类厌恶和驱赶，还被同类
唾弃、排斥，它常常食不果腹，身体瘦弱
不堪。见它如此，我不由得心生同情，经
常给它带些吃的、喝的，唯恐它熬不过冬
日的严寒。

丑八怪很乖，非常守规矩，每每吃完
喝完，就在我办公室的空椅上悄悄地眯
一觉。睡醒了就伸个懒腰，静静地看我
处理工作，从不发出一点噪声。尽管外
面很冷，丑八怪也会很规矩地礼貌退
场，绝不因为贪恋办公室里的温暖而赖
着不走。久而久之，我们之间有了默契，
互不叨扰，各自安好。有时候同事来办事
被它吓一跳时，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
它只是长得不怎么样，性格挺好的，不用
害怕……

那时我甚至有了就这样养着它，让
它少受些苦，能照顾多久是多久的心
态。可是有段时间，按时来我这儿“打
卡”的丑八怪不见了，我开始担心，怕它
遭遇什么不测。直到有一天，我又听到
那熟悉的叫声，循声而去，却惊讶地发现
丑八怪荣升“丑娘”了——小小的身子、

大容量，竟然生了五只崽。娘丑，
可娃儿一个赛一个俊俏，什么颜色
的都有，个个健康活泼。

只是原本就不丰腴的丑八怪越
发地瘦了，同事都心疼起丑八怪，拿了好
多吃的喂它，希望能给它补补身子。丑八
怪警惕性很高，非常护崽儿，不让同事靠
近。小猫崽们也个个机警、灵敏异常，见
势不妙撒丫子就跑，没命地逃。退无可退
时，竟然会绝望地从楼梯间的栏杆处跳下
去躲避。如此决绝，一定是深知世事险恶
的丑八怪平日里没少给它们灌输“安全教
育”，真是个称职的猫妈妈。

丑八怪偶尔来我的办公室转转，一如
既往对我保持着友好，更多时间是和它的
孩子们躲在无人的角落里过活。我几次
尝试靠近小猫崽，想亲近亲近，可它们还
是一副随时准备逃命的架势，我也就不
再强求，放弃了替它们找好心人收养的
心思。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逐渐暖和，
丑八怪领着小猫崽常常在单位院子里
晒着太阳，教小猫崽腾挪跳跃，练习生

存本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丑八怪过
得最舒适、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

没过多久，丑八怪和小猫们又都不见
了踪影。我以为它们换地方练本事去了，
过几天肯定又会出现，没想到门卫给我说
了一个噩耗：丑八怪一天晚上抓了只老鼠
喂养孩子们，结果那是一只被药过的老鼠，
丑八怪和它的孩子们无一幸免，皆惨死于
这场意外。到现在我一想到这件事，还是
会伤心，为丑八怪和它那些活泼可爱的猫
崽们感到难过。

我一直后悔，纵然世事无常，可如果当
初我坚持给它们找领养，惨剧发生的时候，
它们一家子也不至于全部命丧黄泉……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唯愿丑八怪和它
的孩子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饥寒交迫，
不必担惊受怕。一家人能够自由自在，无
拘无束地晒着太阳，彼此追逐打闹，永远幸
福地在一起！

丑 八 怪
□周娅琳

在那个年代，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贩卖
的糖，是孩子们心中无比珍贵的美味。
尤其是黑褐色的“老糖”，每当小贩的錾
子敲击声响起，一群小孩儿像是被召唤
一般，齐刷刷地奔过去，围在小贩的架子
车周围。

那时的水果糖两分钱一块，小巧而
精致，仅有两分钱硬币大小，厚度大约半
厘米。而老糖却有手掌大小，价格也是

两分钱。
小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围拢过去，谁手

里有两分钱，就像是得到了将军般的荣
耀，神气地在众人注视之下，捧着巴掌
大小的糖块，小心翼翼地送入嘴边，伸
出舌头轻轻舔一下，脸上显露出陶醉的
神情。

更有大胆的孩子，趁着小贩收钱的机
会，抿湿了食指，伸到糖箱子底粘一下碎
糖屑，快速地放到嘴里。小贩看到了，也只
是高高地举起手，道一声“噫——”，吓唬
一下孩子们，却并没有真的打下去。孩子
们嘻嘻哈哈地散开又聚拢来了。

小时候的白砂糖不可多得，家里的糖
瓶几乎总是被妈妈藏在箱子里。箱子放
在炕头架板上，幼小的我无论如何也拿不
着。一般只有生病时，妈妈才肯给化些糖

水，哄着我们吃药。记得我有一个绿色的
小玻璃酒杯，看到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就
拿出酒杯讨些白糖吃。

有一次，已经吃完一酒杯糖的我还不
满足，还想要着吃，妈妈没理我，我便坐在
地上撒泼，一甩手，酒杯碰到桌子腿上，
摔了个粉碎。我一下子噤了声，泪眼望
着妈妈，妈妈严肃地看着我，不发一声，
我悻悻地站起来，去墙角拿出笤帚、簸
箕，脸上还挂着泪痕。

也许因为有着强烈的吃糖愿望，我
总在琢磨怎样能吃到糖。这不，办法还
是想出来了。妈妈身体不太好，过不多
时，总会从村医疗站开些药片回来。有一
天，我看妈妈吃药，心想，她怎么不用糖水
就可以吃药呢？等妈妈上工地了，我悄悄
打开妈妈的药包，拿起一片放在舌尖上，

嘿！真苦。
我不罢休，又拿一片，还是苦的，最后

总算是发现了糖衣片的秘密。我舔了舔糖
衣药片的糖衣，再把药片包好放回原处，自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满足了吃糖的愿望。
直到现在，姐姐还会在孙辈面前说起我吃
糖衣药片的笑话。

表哥家的糖瓶放在炕对面架板上的箱
子里，离地面有两米多高，因为放得高，箱
子没有上锁。等表婶上工地，机灵的表哥
就找来晒衣服的竹竿，把箱盖撑开，然后搬
来方杌子，杌子上面摞上条凳，让表妹在下
面守望。他爬上杌子，再爬上条凳，踮起脚
尖打开箱子里的糖瓶，自己先吃上一大口，
然后再抓上一把，用纸包好装在兜里，下来
与表妹分着吃。

那一天，刚赶上表叔复员回来，看到这
一幕的他，怎么能容得下这种“家贼”，对表
哥一顿揍。表哥一气之下，跑到大队部，缠
着大队领导给他改名随表婶姓。

这些儿时的记忆深深地烙在我的心
里，那时的糖香一直弥漫在我的整个童
年。虽然现在的物质条件已经大大丰富
了，儿时的记忆和味道却依然清晰。

儿 时 糖 香
□王俊茸

天刚麻麻亮，我就心急火燎地往学校
赶。一路上只感到肚子疼痛得厉害，这才想
起来，自己连早饭都没吃。这段时间要应战
下个月的专业考试，没准备的我只能临时抱
佛脚，每天赶早去自习室死啃书本几个小时。

离学校还有一段路，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街上还是一片寂静。看来只能到学校泡方便
面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步往前挪动。

快到学校时，前面一盏昏黄的灯光吸引
了我。我大喜——这么早竟然有小吃摊开
着，一对中年夫妇正坐在那里悠闲地聊天。

我就像一只饿狼扑了过去：“老板，有吃
的吗？”

“有啊！正宗的牛肉粉。”女人笑着说。
“给我来一碗。”我已是迫不及待了。
粉做得好吃，浇头也正宗，油而不腻。我

吃得满头大汗，女人不时劝我：“慢点吃，不
要急。”

末了，我问：“你们明早还来吗？”
夫妇俩显然吃了一惊，面面相觑了一会

儿，女人爽朗地笑着说：“来啊！”
第二天早上，我果真在学校附近又看见

了他们。夫妇俩像事先准备好了一样招待
我，让我受宠若惊。此后每天早上，我都能吃
到热乎乎、香喷喷的牛肉粉。那个时段顾客
不多，有时我也和他们闲聊一会儿。

我才知道夫妇俩是从乡下来的，女儿在隔壁的学校读大四，因
为要考研，正在抓紧最后时间复习。夫妇俩心疼女儿，便不辞辛苦
来到市里照顾女儿。他们平常做一些小生意，每天一大早就出来
卖牛肉粉，一边赚些生活费用，一边等女儿出来后亲手给她做一碗
热乎乎的牛肉粉。我在心里庆幸，自己的运气可真好，遇见了这么
好的事情。

转眼间，考试的时间快要到了。这天一大早，我照例风风火火
地往学校赶，忽然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在门口拦住了我，问道：“你就
是那个每天早上去吃牛肉粉的男生吗？”

我点点头。看来，她就是中年夫妇的女儿了。
“同学，我求求你了，不要再这么早来了，可以吗？”她忽然激动

地说，“我妈有风湿病，受不了寒的。”
我一脸疑惑：“我……”

“我爸妈是为了我才出来摆摊的。上个星期我研究生考试已
经结束了，可他们因为你还继续一大早就出来做生意，受累受冻。
我求你了，别再来了行吗？”女生几近乞求地说。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女孩上个星期就考完试了，可她父
母却为了我，白白多受冻了一个星期。

我夺门而出，大步流星地跑了出去。
老远，我又看见了那盏昏黄的灯光。中年夫妇正守候在那里，

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是那么冰冷。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看见我来，男人忙像往常一样往锅里下

粉。“叔叔，您不要下粉了。”我上前拦住他说，“我都知道了……感
谢你们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照顾，但不用每天为了我来这儿……”
我声音嘶哑了。

老板娘刚想解释什么，忽然看见了后面的女儿。她沉默了半
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都是离家在外的孩子，做爸妈的哪
能不心疼呢？”

凛冽寒风中，我良久无语，已是泪流
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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